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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明慧网】宋桂贤，女，青龙县土门子乡法轮功学员，修炼前宋桂贤身患多种疾病，气管炎、乳腺炎、大腿长瘤子，一年四季不断吃药，给家庭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烦恼。一九九五年炼功后终于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状态。


在青龙县看守所遭受酷刑


一九九九年七月以江氏为首的邪恶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七月十九日宋桂贤去北京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被公安局接回的路上出了车祸，宋桂贤从车内被甩了出去，当时不但没有得到医治，反被送“法治教育中心”迫害，被迫绝食十一天。公安局的人说：俗称“男七女八”会死人的。（意为：男的七天不吃东西，女的八天不吃东西会死人。）这样才被放回家。 


二零零一年春天宋桂贤去青龙县城买东西，被恶警绑架关押，在青龙县看守所遭受多种酷刑迫害。一次所长王金亲自打宋桂贤二十多皮条，真是皮开肉绽。五次被手脚连铐，有一次长达三十七天之久，铁链子长在肉里头很深卸不下来。恶警边卸边说：一般人三天后脊梁骨就离缝。宋桂贤多次被迫趴在冰上冷冻，多次强制被灌食盐水。非法关押四个多月后才被放回家。 


在劳教所被毒打奴役侮辱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土门子乡乡长李树忠，土门子乡派出所所长潘忠良和辅导员宋志华等人，又绑架了宋桂贤，第二天就非法送唐山市开平劳教所，在那里不让睡觉，多次遭毒打，还绑在树上毒打，身上到处伤痕。


五个月后又被劫持到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劳教所。恶人用擀面杖打头部，打得满脑袋大包，白天强制不停地筛沙子，回来冲厕所、擦地，每天十遍，晚上被扣在院内的地环上，一直到半夜。每天不许大小便，有一次趁冲厕所时小便被发现，恶人一脚把她踢倒在厕所里，脱下鞋，用鞋底不停地打她的阴部，一直打得肿起并流很多血才罢手。 


在劳教所被残酷迫害至精神错乱


一次恶警将宋桂贤带到菜地里，挖个深坑，用活埋来威胁她放弃修炼。用墨汁在脸上、衣服上写诽谤大法师父的恶语，并在院内挂牌子游街。


冰冷的冬天，恶人一连几天将热粥从领口处倒进宋桂贤毛衣里，汤顺腿流下，粥流在衣服内不许脱衣服倒出，一连几天都是在衣服内冻成冰块。往嘴里灌辣椒酱兑醋水，并用胶带把嘴粘上，往鼻子里打酒精。夜间将她带到野外无人处铐在那里，然后安排人披头散发地装鬼恐吓她。


在长期绝食反迫害中，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恶警将宋桂贤拉到院内，地上有一堆筛完的沙子，把人抬起，不断的往沙子堆上摔，翻来覆去，五脏六腑疼痛难忍。恶警说：就是摔死你，也看不出有伤来。


宋桂贤在被劳教期间一直绝食十五个月，恶警多次灌食迫害，有时一灌就是一大盒子，使肚子被撑起老高，躺在那里一动不能动，生不如死。在生命垂危，不能说话，精神错乱后，劳教所才叫家人接回。 


再次被抄家丈夫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七日清晨，青龙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海龙、张树军伙同土门子乡政府派出所刘艳文等人对宋桂贤家再一次抄家迫害，抄走电脑、打印机、刻录机等私人物品。


当时宋桂贤、丈夫韩申（法轮功学员）不在家，将家中二位老人吓坏，给家中生活带来很大伤害。韩申不得不流离失所在外打工。


可不久，张树军等人又窜到唐山市将正在打工的宋桂贤丈夫韩申绑架，并非法把其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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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二日，法轮功学员在比勒菲尔德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大游行，受到十万观众的热情欢迎，所到之处喝彩声、掌声接连不断。


比勒菲尔德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座大学城。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向主办单位申请参加这次第十六届文化节游行。当主办方了解到法轮功学员表达的是“真、善、忍”的价值，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反对迫害时，连说：“真、善、忍”，这正是我们要的。


游行队伍从Melanchton 大街出发，穿过比勒菲尔德的新老城区。马路两边水泄不通，挤满了市民。欧洲天国乐团身着蓝    


白相间的古装（右上图）， 


紧接其后的是金黄花车上    


舒缓优美的功法演示（右   


下图）。粉裙飘飘的扇子    


舞队清丽脱俗，轻摇绸扇，  


让久盼的观众耳目一新。    


而压阵的则是几面大横幅，   


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     


学员器官牟取暴利。  


市民们对第一次见到的天国乐团赞赏有加。一位三十开外的西方妇女看到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横幅后，一开始颇不理解为什么展现美丽和喜悦的游行中要有这样惨烈的画面。当她了解到这人间惨剧正在中共的操控下进行的时候，她倒抽一口冷   


气，停顿一下   


后说：那是该   


让所有的人知    


道真相。让所   


有人知道！◇

















一九九八年六月，单位里的一位同事鼓励我看一看《转法轮》这本书，而且与我交流了许多。期间她的祥和、真诚感动了我。心想现在像她这样真诚地关心别人，送书给我而无任何所求的人太少了。同事找到我说：“我带你去参加一个九天班吧！”我当时是怀着散心解愁的心情，随着同事来到了几十里外的一个法轮功学员家里。


由惊到喜 


進入院内，只见车辆摆放的整整齐齐。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分类放好，院内无一人走动。我们悄悄地推开房门，我顿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三间房里容纳了百十来人。我刚才还在院子里找人，原来所有的人都恭恭敬敬地坐在屋子里。只听见一个洪亮的声音在读着师父的经文。此时我都觉得我已屏住了呼吸，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个守规矩的人群。我们单位几十个可称得上素质很高的教师开会，哪有不窃窃私语的。可我现在看到的是来自多个乡村的普通百姓呀！看到此景我心中一喜，我遇到了一批高素质的人群。 


学法交流 


我是第一次参加集体学法，也是第一次听到法轮功学员们的切磋交流，我的心也时时地被震动。 


学法时大家坐姿端正，轮流通读师父的讲法，当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学员给读法的学员纠正错字时，我的心又是一动，真认真啊。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只是觉得他们都是可亲可敬的。到后来才悟到了那是法轮功学员们敬师敬法的体现。学法时使我感触最深的是他们的交流，人人都在看别人的优点，对照大法去找自己的不足，谈自己心性过关的典例。我听后真是震撼。也对修炼有了初步的领悟。 


清楚的记得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学员在交流时哭了，他说他原来是一个不法青年，县公安局他已進出多次，谁拿他都没有办法，生产队的公粮从来没有交过，大队干部都不敢搭理他。


但是自从他得法后，领悟了人生的意义，明白了做人的准则。他决心痛改前非，将以前所欠的公粮全部上交补齐，永远不再去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哭了，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也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感激大法为弟子洗净了心灵，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如果不是我亲耳聆听，我真的不会相信这一切，这也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即将要走的修炼之路。


用餐 


我是长时间过着集体生活的人，但我从未看过这样一个过着集体生活的群体，菜是自己盛，主食也是自己拿。有时也有剩下的饭菜放在一旁。早来的法轮功学员总是主动地去盛那些剩菜剩饭，将新的留给后来的学员。盛完饭都各自端着饭碗找墙根下背光的地方去吃，也有三三俩俩围在一起用极低的声音切磋交流，街坊邻居是听不到声音的。吃完饭后同修们都抢着把碗筷洗净、放好。 


我们的厨师就是我们所在乡的几个法轮功学员，为了给大家省饭钱，在七月的酷暑天气里为大家炒菜、做汤、做主食。就这样一日三餐忙碌着。他们失去了（转后页）（接前页）宝贵的学法时间，但他们无怨无悔，整天乐呵呵地做着“后勤”工作。


交饭费 


九天班结束的当天下午，一个法轮功学员说自己算算帐，每顿饭五角钱。我去交饭钱，可是只看到院内的一个桌子上放着一个盒子，很多人将钱默默地放到盒子里，没有人收钱也没人看着。我的心里又是一惊：哎呀，就这样交钱呀！ 


九天班结束，我深深地明白了法轮功学员全是按照大法所讲的“真、善、忍，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理去做的。这都是来自于法轮大法的威力。在这纷繁乱世中之所以能出现这片净土，原来是伟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展现呀！ 


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已风风雨雨地走过了十几年的修炼路程。当初在这片净土得法时的惊喜仍旧历历在目。◇


（文／明洁）











●炮制自焚假案 制片人痛苦死去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天安门自焚案震惊中外。随后，自焚伪案的多处造假之处被曝光，揭示中共导演自焚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恨，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


“天安门自焚”伪案的CCTV专题节目制片人是陈虻。在制作此节目后的10月，陈虻就升任《东方时空》主管。不过这些晋升都是建立在出卖良知的基础上。正如2001年他在美国加州一个研讨会上所说，“新闻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真实性”，“谁给我饭吃，我就给谁卖命。”他真地应了自己的话。   


2008年初，滴酒不沾的陈虻患胃癌，后转移到肝部，2008年12月在痛苦中死去，年47岁。


在中共对法轮功打压的十三年中，不讲法律，邪恶手段用尽。自古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正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希望所有增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能够放下屠刀，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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